陈去病与秋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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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革命家秋瑾因准备响应徐锡麟起义，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农历六月四日被捕，六日在绍兴英勇就义。这事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。正是“碧血奔流酬祖国，怒潮澎湃卷钱塘。”吴江陈去病也是辛亥革命志士，满腔热情，鼓吹反清。他在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中说：“自徐君殉皖之耗闻，余即歌诗吊之。及君耗至，余欲为追悼，以他人所阻而止。”这时陈去病正在上海担任《国粹学报》撰述，闻耗，计议在上海发起追悼，未成，与吴梅、刘三等11人组织神交社，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前奏。

秋瑾牺牲后，家属慑于清政府淫威，不敢前往收尸，只由善堂草草收敛，葬于府山之麓。当时全国舆论哗然，十月间主谋张曾扬及贵福先后离浙后，才由长兄秋誉章运柩至绍兴严家潭丙舍暂停。1908年1月，生前挚友徐自华，为了实践秋瑾埋骨西泠的遗言，又得吴芝瑛的同意，遂只身风雪渡江，迁柩至杭，营墓于西湖西泠桥畔，使秋墓与民族英雄岳飞、于谦、张煌言的祠庙、坟墓相辉映。徐自华撰《鉴湖女侠秋君墓表》，吴芝瑛书，石印成册，分赠友好，芝瑛自书《呜呼鉴湖女侠之墓》，刻石成碑，立于墓门。陈去病也参加此举，有《正月二十四会葬鉴湖女侠于西泠桥畔》诗：“岳坟于墓久荒凉，苍水冤沉孰表章。不信朝中无元气，只邻女儿挽颓纲。”并发起组织秋社，得到大家的赞同，徐自华为社长，陈去病为干事，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。陈去病作了《秋社启》：“用结悲秋之社，庶来吊屈之人。”其宗旨是联系光复旧军和同盟会同志继续进行反清活动。

事后，陈去病赴绍兴，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，联络越中革命党人组织匡社。到了秋瑾的故乡及英勇献身的地方，自然百感交集。“因步东市，过古轩亭口，或告予曰：是即鉴湖女侠绝命处也。感念往烈，不觉徘徊，未能遽去。”在悲愤中写下了《轩亭吊秋侠文》。“见闻之者，多惊骇相属，以为悖逆。”
同年六月六日，陈去病、徐自华、褚辅成、姚勇忱等数十人，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，宣读了陈去病写的《鉴湖女侠成仁一周年祭文》（原件藏苏州博物馆）。热烈歌颂了民主革命，时代觉醒的前驱人物。“溯君畴曩，一何英发，名马宝刀，高吟独酌，飒爽风流。岂唯巾帼！自谓一时，可推豪杰。”祭文也表达了革命党人的哀思。“长春倏至，芰荷复开。西湖大好，打浆偕来。顾唯侠女，竞何在哉！”正追悼之际，杭州驻防旗人贵林闻讯参加，发表谬论说：“我大清待汉人不薄。”闻者大愤，陈去病痛加驳斥，贵林因怏怏而去。因革命党人聚集西湖，清政府大为惊恐，以为又要发动起义，逻骑四出，陈去病不得不逃往汕头，任《中华新报》编辑。

秋瑾墓在西湖营造，无疑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。清御史常徵，奏请平毁秋墓。1908年冬，清政府勒令迁移秋墓，徐自华发电告急，陈去病仓促北返。但秋瑾墓灵柩已被迫迁回绍兴严家潭，再厝于大校场，后秋墓再迁至湖南。辛亥革命后，秋社同志要求把秋瑾灵柩还葬西湖，委陈去病到湖南长沙岳麓山，重启墓穴，湖南都督谭延闓加派委员李某护灵归航。1913年六月六日，是秋瑾成仁纪念日，还葬于西泠旧址。因原墓狭小，经凤林寺主持僧捐助宽大基地，遂于原墓西首数十丈地方建筑新墓，原址建风雨亭，东西遥对。在纪念会上，徐自华报告秋社历史及建立专祠募筑风雨亭等事项，陈去病报告收到捐款数字及实物，并作了《西泠新建风雨宁记》。文中说：“爰与徐忏慧自华，共建兹亭，以留纪念。月明遥夜，傥环佩兮重来，秋雨梧桐，定英灵之未远；则登斯亭也，孰不感慨悲歌，而尚想其烈乎哉。”在徐自华、陈去病的约请下，柳亚子写了《鉴湖女侠秋君墓碑》。1912年1月，陈去病在绍兴主编越社机关报《越铎日报》。不久，改任杭州《平民日报》编辑，又为秋瑾迁墓、召开纪念会、建亭而奔走着。所以他在《风雨亭记》中说：“先是余淹留杭州者，十有八月。”
民国元年，浙江新政府允许秋社的请求，拨西湖刘典祠为秋祠、秋社。刘典湖南人，在浙江屠杀太平军有“功”，清政府为建此祠，取名刘果敏公祠。秋瑾生前常借此祠召开会议，所以秋社同人要求指拨为秋祠、秋社。到了1924年，军阀孙传芳在浙、又将秋社指还刘典后人。至1927年旧军阀离浙，当时杭州市政府同意将祠归还给秋社。但祠宇坍损严重。经徐自华及陈去病捐款二千元，又向社员借款二千元，进行整修，始面貌一新，每岁纪念活动才有了固定场所。抗战胜利后，秋社借作西湖中心小学校舍。

1912年，由王金发、姚勇忱等在上海白克路（现为凤阳路）创办竞雄女学，以纪念秋瑾，后该校又迁至黄河路协和里3号。1913年竞雄女学由徐自华接办，扩充师范及中学，陈去病等南社成员，担任教师。从1912年至1927年秋的较长时间里，同盟会及光复会的同志，不少以竞雄女校教职员名义，做了许多倒袁及倒军阀的工作。徐双韵《记秋瑾》一文说：“1916年袁世凯称帝，蔡锷起义，浙江也变相独立，而冯国樟在南京大耍两面派的时候，同盟、光复两会留沪会员在竞雄协商抵抗，图占苏州，决议推竞雄教师陈去病与家姊（即徐自华）到苏，乔装母子进香，辟室苏台旅馆，指挥一切。事前与苏州警察所长已有联系，后来该所长翻悔，命令军警包围苏台，将加逮捕。家姊以急智密藏图记及旗帜于裹腿之内，空手从边门脱险，陈亦乔装遁去。”（见《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》页116）
柳亚子评价陈去病是：“时际会风云，丰功伟烈，殆有未可以度量计者。”又说“壮思翻海洗天河”。这对陈去病早年革命豪气，激流勇进，是十分恰当的。陈去病参加纪念秋瑾的一系列活动，想见其侠义风范，也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